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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将往何处去1

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年会将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至 25 日在瑞士举行，全球

110 多个国家超过 3000 名政商学及其他各界代表和专家将出席论坛。本次论坛

的核心主题是“全球化 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该主题囊

括了此次论坛举办的时代特点、问题与挑战以及未来全球治理之策等具体内涵。

简言之，论坛将集中探讨在人类历史百年大变局发生之际，全球化将往何处去，

世界各国又该如何应对。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经济领域增长乏力、驱动不足；政治安全领域风险

难料，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萌生，气变治理等全球事务难以聚

各国之力推进落实……特别是近期随着保护主义思潮泛滥，贸易壁垒涌现，贸易

战阴霾笼罩，经济全球化进程受挫。世界秩序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混乱，以往

人们逐渐适应的“地球村”——被全球化链接起来、基于多边秩序有效运行且整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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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福利得以有效提高的全球治理架构，一时间陷入焦躁、不安乃至恐慌之中。

全球化之所以面临一个调适甚至重置的历史关口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基于不同的博弈者特性和利益攸关度，世界各国对全球化的利益、认知和决策偏

好各有不同。对全球化有着不同诉求的各行为体彼此博弈，描绘出当下全球化的

现实图景。

在新的“全球化 4.0 版本”形成之前，世界形势将持续充满不确定性，发生

波动的潜在风险较大。因此，借助达沃斯论坛等全球治理平台，聚集各国、各领

域代表积极商讨如何有效预判形势、管控风险、凝聚共识、合作治理，其重要性

毋庸置疑。

客观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帷幕正在拉开，它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将是塑造“全

球化 4.0 版本”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给世界经济与国

际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首先，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言，每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经济都迎来了长周期

的高速发展；随着该次工业革命带来技术进步的驱动力逐步减缓，新的工业革命

又未曾到来，世界经济的增速将呈现放缓态势并“企盼”下一轮工业革命带来新

的增长动力。以往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了机械化生产、电力大生产和电子信息

技术自动化生产，都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财富增长。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会

延续前三次工业革命对技术飞跃和经济社会进步的拉动效应，还会给世界经济带

来以往几次工业革命都难以预想的速度、规模和深远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将驱

动整个生产方式、交易方式、管理方式乃至全球经济治理方式发生系统性转变。

其次，就国际政治格局而言，大国之间的博弈形式、博弈内容和博弈结果都

将受到影响。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技术进步曾多次带来大国权力的转移。国家强

弱的决定因素是随历史发展而逐渐演变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上率先掌握新技术，

并将其转化为生产性因素的国家将获得大国博弈的胜利。例如，在远古时代，谁

率先发明了铁质武器，谁的铠甲坚硬、骑兵发达就会带来军事技术优势。在当代，

ISP



3

各个国家也正力争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高地”。欧美发达国家相继出台

了诸多新兴产业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充分

认识到抓住时代脉搏，紧跟潮流大势的重要性，积极促进新兴产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每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牵动着国际秩序的变迁，第四次工业革命再次将世

界置于深刻变动之中。已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必须适应这种变动，才可能持续有效

地发挥作用，协调和规范各国行为，管理和维护世界秩序。

主观上，世界各大经济体正在开始重新认识全球化。它们彼此互动博弈，试

图调试一个全新版本的全球化，更好地服务于自身利益并协调彼此利益。以往作

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倡导者的发达经济体一反常态，开始质疑乃至要求重置当下的

经济全球化格局，其中以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经济保守主义和接连退出全球多

边组织的举措最为明显。美国之所以质疑全球化，主要原因是看到其他国家得益

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收益与日俱增，而美国自身并未准备好如何与相对实力不断

上升的其他国家打交道——随着这种认知失调不断加剧，加之美国比较优势的相

对下降，它开始将问题归咎于全球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长期以来

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多边国际规则的重要遵守者、

支持者和倡议者。它们也亟须对变动的局势作出研判，在这个全球化的重塑期内，

不仅要及时进行自我调适、适应新趋势，也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化 4.0 版本”的

塑造当中，一方面，在规则初创阶段避免自身利益受损；另一方面，也为世界的

发展、繁荣和稳定献计献策，贡献力量。

作为不同的利益攸关方，每个国家心目中都会有不同的全球化新版本，但是，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共同的愿景，一个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全球化 4.0 版

本”，如此才能集全球之力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

以及气候变化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生存可能造成严重威胁的系统性全球

问题。

当下，单边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架构稳定有效的第一大威胁，战略互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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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让大国外交关系变得尤为脆弱，难以管控冲突，更不用说合作参与全球治理

了。此外，全球治理架构的“碎片化”明显，治理赤字具有进一步攀升的态势，

主要表现为多边主义示弱、诸边主义兴起、保护主义思潮泛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

大国退出国际多边组织等。

综上，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面临严峻的挑战，但零和的博弈思维并无益于各

国利益的维护，只有凝聚共识、合作治理才能管控风险，有效地应对未来世界的

不确定性。

例如，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内，虽有竞争利益，但潜在的共同利益必

然更大。有些国家擅长于基础研发，有些国家更擅长将技术进步市场化，有些国

家则有新技术产品有待投放的大市场。只有各国发挥自身优势禀赋、取长补短、

互通有无，才有利于人类共同福利的整体提高。相反，零和的竞争思维，刻意切

割价值链和世界市场的“逆全球化”行为，并不符合经济的基本规律。

“合则立，分则败”。如果没有全球合作治理，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治

理赤字将会持续增大。世界甚至可能陷入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金德尔伯格陷

阱”：没有世界领导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没有人愿意为维持世界经济秩序支付

治理成本，最终结果是治理赤字激化了潜在矛盾，造成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失序

乃至爆发世界大战。

从长期看，全球化必将在经历调试期后回归于秩序、规则、平和，但这个回

归可以是平缓的，也可以是经历血淋淋的历史教训才能实现的。两种路径何去何

从将取决于各国能否放下成见，求同存异，谋求全球合作治理。

在当下的世界，我们需要又能够塑造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架构，进而应对当今

世界面临的种种挑战呢？回答这个问题将是各国代表、各行业精英和专家们齐聚

此次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重要使命之一。

ISP



5

ISP




